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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百态

人在途中

花季雨季

城市表情

万家灯火

让阿富汗落回极端分子手中，带
来的风险实在太高了。我决定，美国
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即使我们马上
也要对伊拉克负起同样的责任。“该
死，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我对国
家安全小组说，“我们不能在阿富汗
失败！”

2006年秋，我下令增兵，这样在
未来两年内我们在阿富汗的军队将
从21000人增加到31000人。另外，我
们派出了来自美国政府的文职专家，
帮助阿富汗政府部门加强工作能力，
减少腐败现象。

我敦促北约盟国们信守承诺，放
弃对战士们所谓的“作战限制”命令，
投入更多军事力量。其他国家的首
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这简直是发
疯，他们的议会绝对不会同意这样
做。战略调整让我们能更好地对付
武装叛乱分子，但暴力事件仍在继
续。这个麻烦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
阿富汗，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来
自于伊拉克；这个麻烦
来自巴基斯坦。

在我总统任期的
大部分时间中，巴基斯
坦由佩尔韦兹·穆沙拉
夫总统领导。他声称
将用“开明温和”的做
法取代伊斯兰极端主
义，并冒着很大风险同
基地组织作战——恐
怖分子曾至少 4 次试
图暗杀他。

推翻阿富汗旧政
府几个月后，我告诉穆
沙拉夫，那些逃窜的基
地组织和塔利班人员很是困扰自
己。我对他说：“我非常希望能派出
特种部队，跨过边境清剿那些地区的
恐怖分子。”

他说，把美军送到巴基斯坦进行
战斗会被认为是侵犯巴主权的行为，
很有可能引起暴乱，他的政府会因此
下台，那么极端主义分子就会夺取国
家权力，包括其核武库。

如果这样，我说，那么他的军队
就要亲自完成这个任务了。几年来，
我们之间的协议一直很有效果。巴
基斯坦军队逮捕了数百名恐怖分
子。巴基斯坦军队在对付极端主义
分子的行动中付出了高昂代价，超过
1400人在反恐战争中丧生。

2006年 3月，我来到伊斯兰堡拜
访穆沙拉夫总统。穆沙拉夫总统为
我安排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访问，他和
妻子赛赫巴在巴基斯坦版本的“白
宫”（总统府）中盛情招待我们。我们
见到了去年 10 月巴基斯坦北部大地
震的幸存者，那次地震造成了 73000
多人死亡。美国捐助了5亿美元作为
救灾款项，我们的奇努克直升机被当
地人称为“仁慈天使”。这件事的经

验让我更加坚信：最有效的外交形式
之一，是向全世界显示美国的善良。

在同穆沙拉夫总统的会晤中，有
两件事需要最优先讨论。第一个是，
他同时担任总统和高级军事将领在
巴基斯坦是违宪的。我催促他放弃
军籍，以平民身份从政。他答应这样
做，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我还强调了对抗极端主义的重
要性。“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家伙们
溜进您的国家，再返回阿富汗。”我
说。

“我向您保证，我们将同您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穆沙拉夫说，“我们
是一条船上的人。”

暴力活动持续增加，叛乱不断爆
发，这让卡尔扎伊对穆沙拉夫很是恼
怒。他指责巴基斯坦总统是在颠覆
阿富汗政局。穆沙拉夫感到被这项
指控侮辱了，直到 2006 年秋天，两个
人几乎没有交流，于是我决定用严肃
的个人外交手段介入争端。2006年9

月，我邀请卡尔扎伊
和穆沙拉夫在白宫参
加晚宴。当我在玫瑰
花园欢迎二位到来
时，他们拒绝握手，甚
至都不互相看一眼。
我们在老家庭餐厅坐
下吃饭时，气氛也没
有丝毫改善。迪克·
切尼、康迪·赖斯、史
蒂夫·哈德利和我眼
睁睁地看着卡尔扎伊
和穆沙拉夫相互讽刺
挖苦。卡尔扎伊一度
指责穆沙拉夫窝藏塔

利班分子。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他们在哪？”

穆沙拉夫被激怒了。
“你知道他们在哪！”卡尔扎伊还

击。
“我要是知道的话，就去抓他们

了。”穆沙拉夫说。
“去抓啊！”卡尔扎伊继续着。
我开始觉得这次宴会可能是个

错误。
我告诉穆沙拉夫和卡尔扎伊，他

们的个人恩怨可能引起很大风险。
我让宴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尝试帮
助他们找到共同点。过了一会儿，发
泄停止，会面总算有了效率。两位领
导人同意分享更多情报，同双方边界
的部落举行会谈呼吁和平，并停止在
公共场合互相指责。

穆沙拉夫最近在同边境地区的
部落完成一系列协议，他告诉我，这
是制止塔利班武装人员四处流窜的
有效方式。根据协议，巴基斯坦军队
将撤出这些地区，作为回报，部落领
导人承诺，将阻止塔利班的
新兵招募或者渗透进阿富
汗的计划。 21

山神不觉打了一个愣怔。他也
有着一个“性格的悲剧”，就是拥有
一副十分坚硬的铁石心肠而又十二
分容易地被几句好话所融化。老跋
陀的真诚道歉，使他的一肚子怨气
都“咕噜”一声化为一个响屁，悠
悠然如丝竹之声，徐徐放了出来。
他又立即差遣当值的小斑鸠，速向
美女鹦鹉和猴王报信儿，让它们火
速驰援跋陀去了。

磨盘山
跋陀和弟子在泉水边吃了干

粮，本应向南走上一条羊肠小道，
当日晌午即可到达嵩岳太室山和少
室山之间的优美山谷。跋陀却执意
要拐个弯儿登上磨盘山顶，从远处
看看仰慕已久的嵩山主峰，画一幅

《嵩山在望》的图画。他教导弟子们
说，世上万象都要远看才能看得清
楚，看嵩山也要隔着一段距离登高
远看，等你把嵩山踩在脚下，就反
而看不见嵩山了。两个弟子侍奉师
父盘旋而上，抵达磨盘山顶。

跋陀放眼南望，只见嵩山主峰
太室山横卧在崇山峻
岭中，遮住了半个天
空。但他也随之产生
了说不明白的感伤，
因为他感到自己是看
到了一位雄风犹在、
却 已 瘦 骨 嶙 峋 的 老
人。阳光在太室山上
勾勒出的纵横交错的
万千条皱折，又使他
发现了嵩山的浑厚和
包容，因为在万千皱
折里，他看到了一座
座小若米粒的房舍、
一缕缕如残雪未化的
羊群、一片片如老屋屋顶上长满瓦
松的黑森林。

当跋陀正在寻找嵩山给他带来
的独特感受的时候，在他刚刚走过
的盘山道上，头缠绷带的葛禄正在
指挥他的打手推巨石、打路桩、插
荆棘、设路障，已把盘山路拦腰截
断，把跋陀师徒死死地围困在磨盘
山顶。

跋陀却在作画。他已经沉浸在
艺术思维的半迷糊状态中，如醉如
痴，如醒如梦。道房遵照师父的叮
嘱，准备好了画具、画绢和颜料，
甚至还有用来化开颜料饼或是颜料
膏的温水。他上山以前就在两个小
葫芦里装了泉水，夹在腋窝里加
温，这时水温正好。他拿出一个葫
芦的温水，腋窝里还夹着另一个葫
芦备用。他把师父绘画所须用的一
切器物放在师父伸手可及的青石板
上以后，还必须严防死守在师父身
边，把他的行动限制在极小的范
围。因为磨盘山顶是名副其实的绝
顶，只有半亩大的空地，四面都是
不可见底的深渊。稠却必须借用师
父的浑铁禅杖，把守在盘山路最后

一盘的路口。稠已隐约听见，在他
脚下的盘山路上似有异常的响动。

跋陀仍在作画。葵花鹦鹉从深
谷里匆匆飞来，悄然落在跋陀的肩
上。跋陀浑然不觉，照旧作画不
误。道房正从葫芦里向画碟里添
水，埋头为师父化开颜料，没有察
觉鹦鹉的到来。鹦鹉是收到小斑鸠
传达的山神通知以后，紧急飞到这
里来的。鹦鹉已经让那只小喜鹊
——跟她形影不离的小男生，急飞
嵩山主峰，紧急召集喜鹊家族全体
成员和它们拐了几道弯的亲戚们前
来助阵；新登基的猴王也已遵从山
神的通知，率领三十名精壮公猴正
在驰援途中。在救兵到来之前，美
女小鹦鹉必须保持镇定的模样，并
采取不会引起惊慌的方式，提醒跋
陀和他的弟子们清醒地面对迫在眉
睫的危局。

落在跋陀肩上的鹦鹉看到了跋
陀额上的汗珠，开始轻轻地扑闪着
翅膀为跋陀扇风。“善哉道房，送
我春风！”跋陀口中念念有词，手中

作画不停。道房只顾
得 用 颜 料 饼 调 制 颜
料，没有听见师父的
赞扬。只有鹦鹉在跋
陀的肩上暗笑。鹦鹉
又看到跋陀油光发亮
的脑袋上有出汗后凝
结的盐粒，又用她乌
金一般的尖喙轻轻啄
去盐粒，轻啄时，跋
陀的脑壳竟发出空灵
的“咚咚”之声。跋
陀 头 也 不 抬 地 说 ：

“善哉道房，老磬又
发新声！”道房仍一

心做事，听而不闻。鹦鹉又独自暗
笑，继续扑闪着翅膀为跋陀扇风，
扇了好大一会儿，才向跋陀脑袋上
再次轻啄了一下，用天竺语对着他
的耳朵叫道：“西来佛，西来佛!”
跋陀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哪一
个!”鹦鹉撒娇说：“请您看看我
嘛，看看我!”道房听到了鹦鹉说话
的声音，急忙转过头来，上下打量
着鹦鹉，惊喜地说：“啊呀，你不
是宫中小鹦鹉吗？”鹦鹉嗔笑说：

“错，我已经是有了嵩山户籍的小鹦
鹉了！”

跋陀终于从画绢上移开了目光，
鹦鹉便从他的肩上飞到他的对面，悬
空扑棱着翅膀。跋陀的眼眶里忽地涌
出了老泪，用天竺语问道：“难道这真
的是葵花、是那只终日枯卧笼中的葵
花么？”鹦鹉飞过来，落在跋陀的手掌
上，用天竺语说：“就是那个葵花，可
眼下，她是自由的葵花、嵩山的葵花、
快乐的葵花了！”跋陀感叹说：“看呀，
道房，我们的嵩山小鹦鹉比过去更漂
亮了，她的羽毛更洁白，她的
眼睛更明亮，她的花冠更美
丽，她的身体也更健康了！” 16

连连 载载

国庆长假还没来，我们计
划着出游的心就有点蠢蠢欲
动。

从建立小家开始，一直被
生活琐事拖累，没有机会出去
玩，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一个长
假，我和老公自然不会放过这
个机会，商量着是去海边、还是
登山？或者是草原？不管最后
的决定是去哪儿，都是个最美
的假期，这些天，我一直为这件
事兴奋得红光满面。

趁着出门前的机会，我去
商场给父母各买了一套衣服，
用包裹寄回家，顺便给父母寄
了1000块钱。电话里，母亲还
是那么唠叨琐碎：“衣服够穿，
花那冤枉钱干啥？有那钱还不
如坐车回家，你都一年多没回
来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
告诉母亲，我们计划着出门旅
游，这个假期不回家了。母亲
的声音黯淡下来，不过依然唠
叨：“那也行，是该好好出去玩

玩……”挂了电话，我突然有些
喉咙发紧，眼睛有些发涩，不知
说什么才好。

隔了一天，母亲又打电话
来，说：“你爸看了天气预报，这
几天天气变化大，要多穿几件
衣服，你身体素质不好，老感
冒，得穿厚点儿……”我在电
话这边应着：“是、是、我知
道，我们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
的……”

隔了一天，父亲又打电话
来，说：“国庆节出门的人多，你
们买卧铺吧，硬座太辛苦了，火
车上要注意安全……”我一一
应着：“知道了，爸，我都这么大
了，会照顾自己的……”

我计划着出门的那几天，
家里的电话频繁地响起，父亲
和母亲一会儿交代这事儿，一
会儿交代那事儿，好像我是一
个三岁孩童。

想着父母盼着假期我回家
盼了多少天，而我却没有想过

要回家，我心里想的只是自己
的旅行，却没有考虑到父母关
于团聚的愿望，这样想着，即将
到来的旅游竟成了压在我心头
的石头，折射着我的不孝。

老公看出我的疑虑，说：
“咱们回老家吧，那么多人去参
加农家乐，咱回老家不是最天
然的农家乐吗？”我看着老公，
有些不敢相信。老公揉揉我的
头发，笑着说：“想想家里的小
院，还有桂花树，还有妈亲手做
的饭菜，还有爸种下的花草，应
该也不比哪个旅游景点差吧！”
我忍不住上前拥抱这个男人，
是的，他洞悉了我所有的想法，
也知道我所有的顾虑，我们是
最有默契的。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就让
我们收拾行囊回家去，带上满
满的牵挂，带上浓浓的思念，带
上深深的祝福回家去，好好陪
陪父母！不知不觉间，成为已婚“妇男”已六月有余，回头张望

来时路，一把“辛酸泪”，又有谁人知……曾几何时，我还
是“正太”一枚，尔后外出求学，没能赶得上早恋的列车，
却已经“裸婚”嫁做他人夫。各位看官切莫着急，且听小
生慢慢倾诉我的“裸婚”初体验。

在此强调一下，虽然我自认为在裸婚的半年里，饱受
“蹂躏”之苦，但我们是自由恋爱，并不是旧社会式的包办
婚姻。我俩结识于象牙塔，但并非同学或校友，而是在一
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无意中给我们牵了线、搭了桥的
中间人，也因不经意间做了媒人而在我们婚后的“争吵”
中一次次被牵连进来。在我们的争吵中，她要苦口婆心
地两头忙，做调停人，老婆大人还多次扬言要把我向她退
货并索赔。

说到裸婚，我们真的是裸得很彻底，没车没房没举行
婚礼，只花了9元领了两个大红本。说到此，不得不由衷
感谢岳父岳母大人的包容和理解，肯将他们养育了22年
的闺女下嫁给我这个穷小子。话说回来，感动归感动，岳
父母大人的恩情不能抵消我那老婆大人的“法西斯”行
径。

裸婚的当晚，老婆便向我宣读了她单方面制订的，未
经表决的，我至今觉得无效但一直在执行的“家规”洋洋
洒洒100余条。这一“家规”中遍布“霸王条款”和不公平
规定。比如，规定外出不允许看美女，一经发现违规，扣
除当月零花钱50元/次；老婆说的任何话，不许回嘴！此
外还有“三从四德”像一座大山压在我脆弱的心头，让我
久久难以平静。

在财政大权的“争夺战争”中，老婆用尽“威、逼、利、
诱”各种手段想全权把持家中财权，但我誓死不从。其
实，我只不过想争夺一点支配权，不想靠领零花钱过日
子。结果，您猜怎么着？我弱弱的争夺行动把老婆惹急
了，导致家中易损、易坏物品几乎无一幸免。摔得一地狼
藉，损失大把银子人家不心疼不讲，轰隆隆的破裂声引得
左邻右里的围观，害得我的小脸全丢尽了。最重要的是，
人家抓住时机，光打雷不下雨地一阵吼叫，说我家暴，害
得我被不明真相的群众鄙视。鄙人一个85后的小生哪
里见过这架势，自那一战我再也不敢提“财权”这一敏感
话题了。

在年纪小的时候，我看到怕老婆的“前辈”们被“迫
害”，总是一阵不屑。何曾想，到了我这里，被欺负的程度
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是汗颜。曾经有人说，婚姻是两性
无硝烟的战场，我不以为然。六个月的“裸婚”初体验让
我明白，往往过来人的忠告真的是至理箴言……

爸爸退休在家，学校还每年都找他们吃吃饭，畅谈
学校的前景，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福利待遇也很不
错，每年春节学校领导都到家来探望。看着爸爸妈妈这
么开心，我从心里感谢学校没有忘记他们，社会没有忘记
他们。

我上小学时，爸爸在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学校很
大，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学校条件也达不到封闭管理的程
度，常有社会上的小流氓、小痞子来勾搭和骚扰学生。教
导主任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在家儒雅和蔼的爸爸，在
学生面前就得摆出一副黑脸包公的面孔。爸爸是尽职尽
责的，每天早出晚归，他的心时刻惦记着他的学生。遇到
学生和社会青年打架，爸爸总是冲在最前，大喝一声，我
是他们的老师，有什么事情和我说！

爸爸有个简易的书架，满满地摆着数学工具书和一
些中外名著。我从爸爸的书架上偷书看，看不懂的就扔
在一旁，并不懂得爱惜。爸爸有个学生，偶然看到了我爸
爸的这些书，如获至宝。那时候，家家都很困难，学生的
工具书、习题集都是很少的，能看到这么多书，可想而知
那个学生是多么开心。他一本书看完了，就再来换一本，
那个简易书架上的书成了开启阿里巴巴宝库的钥匙。那
个学生是数学科代表，爸爸跟他说自己上学时也当过数
学科代表，而爸爸的班主任是全市优秀教师。那个学生
不负众望，最后考大学时考进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爸爸也不是没有后悔的事情。爸爸曾满是愧疚地
说，有一次，一个学生偷东西被派出所民警抓了，爸爸代
表学校去接学生。这个学生以前就有小偷小摸的行为，
在我爸爸面前曾再三保证过不再犯。爸爸一看是他，气
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打了那个学生。那学生捂着红彤彤
的脸蛋，在冬日的寒风里，指着天发誓，他要牢牢记住这
一巴掌，再也不让自己的人生蒙羞。很多年以后，被爸爸
打过的那个学生，曾到家感谢爸爸，说爸爸的一巴掌打醒
了他，让那个懵懂的少年记得了什么是耻辱，什么是不能
逾越的底线。那个时代，老师们体罚学生的事情还是很
普遍的，爸爸后来就非常后悔自己教育方法的简单粗暴。

爸爸现在退休在家，经常和我们讲起他过去的事，
他以自己一生从事的教师职业为自豪，虽然我不想把爸
爸称为教育家，但他几十年的生命都给了教育事业，我还
是能体会到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工作而自豪。

爸爸的自豪
宋扬

“裸婚”初体验
郝冒新

这个长假陪父母
苗君甫

一向沾着枕头就睡的老
婆这天夜里却一直翻来覆去，
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说：“我
和你商量一件事，你可得答应
我。”我问什么事。她又犹豫了
一阵才说：“我要你明天陪我去
见网友。”我大惊：“不行，绝对
不行，我不去，你也不能去。”老
婆下岗在家，近来学会了上网
聊天，天天泡在网上。我多次
警告她，不要和异性网友聊天，
弄不好就会发生网恋的。她总
说是聊着玩的，我们生活得这
么幸福，还会和别人网恋？

老婆央求着我：“人家跑
了几千里地，专程来见我，不见
面太不够意思吧。”我也很生
气：“怎么着才够意思？他的意
思很明白，要和你发生一夜情
的。”老婆也生气了：“你老是把
人想得和你一样，我们只是说
得来，异性之间就没有纯洁的
友谊了？亏你还是教书的，心
胸这么狭隘。”我有些动摇。老
婆继续说：“其实我自己去也能
掌握分寸的，但是怕你知道了
会胡思乱想，我也解释不清。
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陪我
去更合适一些。”我说：“老公陪

老婆见男网友，让人知道还不
笑掉大牙？”老婆安慰我说：“没
人知道的，况且总比我私自一
人去见男网友好吧。”我想想，
也是，如果她瞒着我私自去见
那个男网友，我怎么会知道？
知道了心里还不天天跟吃苍蝇
似的恶心。

我讨价还价：“我向你让
步，但你也要向我保证，见了这
个网友以后，必须和他一刀两
断。和其他的男网友也要保持
距离，否则，小心我把你休了。”
老婆见我答应了，连忙点头：

“一定，一定，我其实也知道这
样不好。”我提醒她：“你也别高
兴得太早，那个男网友要是知
道我陪着你去的，说不定就不
和你见面了。”老婆说：“这一点
你尽可放心，他对我可是真心
的。他既然想见我，无论我提
什么条件他都会同意的。”我半
真半假地说：“好啊，刚才还说
是纯洁的友谊呢，这会儿不打

自招了，他都对你表白心迹
了。”老婆脸红着说：“吃什么
醋，人家又没有答应他。”

第二天一大早，老婆就兴
冲冲地跑到外面给那个男网友
打电话。过了几分钟，她铁青
着脸回到了屋内。哼，果然被
我不幸而言中。我故意气她：

“说好了吗？咱们和他几点见
面啊？”老婆大骂：“男人没一个
好东西！我一说让你陪我去，
他就急，什么玩意儿，狼心狗
肺。”我笑着说：“你这么恨他，
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我找几个
哥们儿收拾他一顿。”老婆说：

“这会儿早溜了。一听说你要
去，先是急，后是怕。”

老婆这回算是看到了“男
人”的本质，从此很少和陌生网
友聊天了。陪老婆见网友没见
成，把老婆的网瘾儿给戒了。
前不久，她又到一家服装厂找
到了一份工作。

陪老婆
见网友

张晓峰

我家对门住着一对小夫
妻，男的是医生，女的是教师。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非常恩爱，
出门勾肩搭背形影不离，嬉笑
亲热得一塌糊涂，令人眼馋羡慕。

可后来就有些不对劲了，
三天两头吵吵闹闹的。男人发
起火来声大气粗暴跳如雷，女
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吵不过男
人时，就噼噼啪啪地摔东西。
男人不仅不制止女人，也会跟
着摔，好像在比赛谁摔坏的东
西多、谁摔得声音大似的。

有一次，他俩吵闹得没完
没了，我和老婆实在听不下去

了，就登门劝架。一进门，好家
伙，地面上狼藉一片，到处都是
摔碎了的盘碗残片。老婆看
了，就劝他们：“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不能好好说呀？你们这么
年轻，来日方长，要互相体谅和
忍让才能过好日子。你们倒
好，这么一闹，家里好好的东西
都摔碎了，就不觉得心疼？”我
也随声附和地说：“是呀，夫妻
居家过日子，总有磕磕绊绊的
时候，有事好商量吗，何必如此
动气伤了感情？”男人红着脸一
声不吭，女人的眼泪就止不住
地往下淌。

几天后，邻居家的战争
又爆发了，我和老婆想再去
劝架，老婆转身从厨房里提
出 个 鼓 鼓 囊 囊 的 编 织 袋
来。我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她
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来到他们家，只见满地
碎片、物件零乱，男人怒气
冲冲，女人披头散发，正激
战犹酣。老婆正要说话，男
人抢先开口了：“你们不用
来劝，劝也没用，我要和她
离婚！”女人跺着脚高声回
应：“离就离，我还怕你不
成？这样打打闹闹、不得安
宁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

老婆把手里的编织袋
往桌上使劲一放，大声说：

“我们今天不是来劝架的！看
着你们吵架了就摔东西，我实
在觉得心疼。今天我把我家里
缺边残角的破盘破碗全拿来
了，一共十六个，你们就使劲摔
吧，摔起来也挺响的！摔完后，
再从你们家拿十六个好盘好碗
给我送过去，我们换换，省得你
们一吵架就拿好东西撒气，既
损物又败家！”小夫妻听罢都愣
在了那里。老婆二话没说，气
呼呼地拽着我走了。

怪了，从此以后，小两口不
再吵架了，那噼噼啪啪的声音
再也没有响起过。

张
明
源

劝
架
奇
招

部门里罗姐以前过
得最潇洒，她老公是一
家企业的高管，两人合
起来收入不菲。虽然人
近五十，可罗姐爱打扮，
化妆品和好衣服想买就
买。中午也不像别的女
同胞那样带饭，她吃高
档点心，喝咖啡。

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罗姐变了，再

也不随便逛商场，也开
始自带中餐，里面好像
是头天的剩菜。为啥突
然对自己这么抠呢？我
们百思不得其解。

那天，见罗姐饭盒里
都是些普通菜，小莉忍不
住道出了心中的疑惑。

罗姐强噎了一口素
菜，又喝了口白开水，苦
笑道：“刚给儿子买了一

套房，把点老底子拿出
来交了首付。我儿子工
作还可以，但就是性格
木讷，‘软件’差了些。
交了几个女朋友，人家
嫌他没有独立住房。没
办法，我们只好提升‘硬
件’。我告诉他要亮亮
这个底牌。现在，找他
约会的小姑娘比以前多
多啦……”

提
升
﹃
硬
件
﹄

城
市
空
间

刘

凌

本
版
插
图

涛

涛


